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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

和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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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大国之间的科技竞争空前激烈。 在此背景

下,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为契机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生态,成为我国应对外部挑

战、增强内部发展动力、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策略。 从系统论视角看,教育、
科技、人才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子系统,在协同互动中演化出彼此衔接、相互支撑的三位

一体有机生态复杂系统。 其中,(高等)教育作为三位一体系统的核心连接点,支撑并引

领着科技和人才子系统之间的协同行为。 立足于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大教育

观”,系统分析我国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基础和条件。 在世界一流大学

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稳步推进、科研创新平台和产学研创新体系初具规模、高等教育对外

开放水平和人才集聚能力显著提高的背景下,我国科技创新水平和人才竞争力得到快速

提升。 然而,与现有的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相比,我国仍存在不少短板,尤其体

现在有组织科研体系亟待加强、各创新主体协同创新程度有待提高和高层次人才结构性

矛盾突出等方面。 鉴于此,应进一步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和有组织人才培养,以提升国家

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持续推进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和合作育人,促进创新要素聚集;深化教

育对外开放,汇聚顶尖科技人才。 通过强化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助推我国

早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关键词:高等教育;科技创新;人才中心;创新高地

[中图分类号]G649. 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4)02-0014-11

·41·



一、问题提出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是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和党的二十大确定的重要战略目

标,体现出党中央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对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做出的战略

谋划和顶层设计。 “中心”和“高地”作为近年来我国政策话语中的高频词汇,前者指在政治、经济、金
融、文化等领域具有重要枢纽地位或重大影响力的城市或地区,后者指某类资源高度集中并高出平均

水平、对周边地区产生强大辐射效应的地域类型。 国际上关于“人才中心” ( talent
 

center)、“创新高

地”( innovation
 

highland)的概念表述不多,但对于诸如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研究却成

果丰硕。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日本科学史学者汤浅光朝就提出了“汤浅现象”,将超过全球总数

25%的科技成果产出作为世界科学中心的衡量标准[1] 。 此后,学者们对科学中心的转移轨迹和原因

进行了持续研究,加深了学界对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和形成机制的认识。 在我国,世界重要人才中心

与创新高地的概念最早于 2021 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随后开始成为我国政策研究领域备受关

注的热点议题之一。 如萧鸣政等人基于条件、过程和结果三大特征以及主体、机制和环境三大要素构

建了人才高地的结构模型与标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世界重要人才高地建设的路径框架和发展

模式[2] 。 何丽君从人才与创新投入、人才制度、人才质量和人才创新效能 4 个方面解构了世界重要人

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内涵,将其定义为聚集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富有活力的高层次创新人才,汇聚尖

端、前沿、颠覆性的创新成果,引领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区域[3] 。
   

在高等教育与人才中心的关系上,舒米洛娃(Shumilova)等人基于高等教育的功能对大学助力人

才中心建设的模式进行了探讨[4] 。 奈特(Knight)提出的教育中心(education
 

hub)理论也对此进行了

有益探索,她认为教育中心涵盖学生中心、人才中心和知识中心 3 种形态,教育是培养大批高层次人

才的前提。 教育规模越大,培养积蓄的人才越多,也越有可能建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5] 。 在高等教

育与创新高地的关系方面,知识三角(knowledge
 

triangle)理论强调,教育、研究和创新三大领域协同

发展,构成了三方良性互动的知识生态系统,其中高等教育发挥着培养创新人才、孕育创新文化和开

展尖端科研等战略功能,因而与国家科技创新之间关系最为密切[6] 。 尤帖(Youtie)等人以佐治亚理

工学院为例,探讨了大学角色转型如何推动区域经济技术发展和创新中心建设[7] 。 柳翔浩对高等教

育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具体途径及其所需支持进行了系统分析[8] 。 整体来看,还较少有研究立

足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视角,对高等教育在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中的重要功能

和实施路径进行系统分析。 从本质上看,世界重要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关系的核心在于人才与科技

创新的良性互动,而人才的聚集和科技的发展又必然以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为前提。 鉴于此,本文在对

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互动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的发展实践,系统论述中国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现状与问题,并从要素构成和关系互

动等维度深入探讨高等教育赋能科技创新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的具体路径。

二、分析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已经认识到教育、科技和人才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多次在相关政策文件中予以强调。 然而,最开始关于教育、科技和人才的相关政策表述还相

对分散,尚未形成系统化的政策话语。 直到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才首次对教育、科技、人才进行

统筹安排和系统谋划,提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9] ,体现出较为鲜明

的系统论取向。 作为趋向“价值一致”的系统,社会的各个子系统都具有一定的功能,而社会正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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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功能相互作用的综合。 这些子系统本身是开放的,相互之间持续互动并与周围

环境保持物质、能量和信息输入与输出的持续交换。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教育、科技、人才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子系统,不断协同互动,逐
渐演化出彼此衔接、相互支撑的三位一体有机生态复杂系统。 三者始终存在于一个彼此联结的逻辑

链条之中,在相互促进和累积循环的过程中形成动态的“三角协调”关系[10] 。 其中,教育在社会经济

发展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作用。 通过人力资本要素的积累,教育能够有力推动科技创新,
尤其是位于教育体系龙头的高等教育,更是生产科学知识、推动技术进步、培养创新人才的主阵地。
得益于知识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知识溢出效应十分显著,
能为城市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到来,高等教育日益成为

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系统的核心连接点。 各高校通过开展有组织科研和有组织人才培养,支撑

引领科技和人才子系统之间的协同行为,推动社会系统的整体发展[11] 。 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能为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和科技创新动力,奠定国家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基本地位。
在教育、科技、人才子系统相互适应和协同演化的过程中,各子系统逐渐表现出量的积累和质的转变,
而高质量人才的持续涌现正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复杂系统发生质变最显著的标志。 人才是创

新活动中最活跃、最积极、最主动的要素,尤其是科技人才更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大国竞争的战略资

源。 人才引领创新,数量众多的科技人才能够产出世界一流的创新成果,能够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和

国家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从而实现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优势。

图 1　 教育、科技与人才之间的逻辑关系及互动机理

   

如图 1 所示,教育、科技、人才之间存在明显的“循环互促”和“衔接互补”的逻辑关系,任何一方

发展受限都会对其他两方造成阻碍,三者始终处于彼此依存、密不可分的“三角协调”状态。 无论是

高水平的科技创新还是高素质的人才培育,最终都需落脚于高质量的教育体系[12] 。 教育系统的高质

量发展能够培养大量创新人才,而高端智力资源的集聚又为科技创新提供动力源。 因此,教育优先发

展可以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创造尽可能多的人才红利和科技创新红利,为人才系统和科技系统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人才系统作为教育活动和科技进步的主体性支撑,其集聚优势有助于进一步

寻求科技创新优势。 科技自立自强必然以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高素质人才的竞相涌现为基础,没有

教育系统的支撑和人才力量的注入,科学探索和技术攻关就难以开展。 正如迈克尔·波特(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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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所指出的,城市发展的创新驱动以知识生产、科技研发和产品创新为立足

点[13] ,通过知识生产、研发与试验以及科研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等方式,高等教育系统能够有效推动

教育链和创新链的有机融合。 当然,科技发展也对教育系统和人才系统具有反哺作用。 充满活力的

科技系统不仅能吸引和造就高水平的人才队伍,还能推动教育理念革新,促进教育供给结构优化,形
成科技引领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人才培养增量提质的良性循环。

 

三、中国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基础与条件
   

高质量的教育体系、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以及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人才队伍是建设世界重要人才

中心与创新高地的基础和前提。 科技知识的生产和科技人才的引育无不依赖教育,尤其是处于教育

体系金字塔顶端的高等教育的支撑和引领。 21 世纪以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取得世界瞩

目的成绩,着重表现为跻身各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的中国大学数量持续增加且排名位次愈发靠前,彰
显并提升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全球竞争力。 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包括国家重点实验

室在内的科研创新平台也获得快速发展,以高校为交汇点,政企产学研协同机制得以形成,高等教育

能够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国家科技创新需求。 以高校尤其是顶尖研究型大学为主阵地,我国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深入推进,吸引了大量优秀的海内外人才,显著增强了人才资源在创新驱动发展中

的引领性和支撑性作用。
   

(一)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稳步推进
   

世界大国崛起的经验表明,高等教育是一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关键。 美、英、德等国家都是在

成为世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心的基础上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和人才中心的。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
世界一流大学位于金字塔顶端,拥有高质量的师资队伍、优秀的生源、卓越的科研成果,因而它们是区

域、国家乃至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源泉。 拥有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判断一个城市高等教育体系发达

的显性指标,也是衡量其创新水平的重要标准。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约 71% 的世界一流大学都坐落

于世界级城市。 在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聚集了约 58%的“双一流”建设高校[14] 。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世界一流大学既是技术知识的供应者又是创新源,在与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高新

技术企业、作为创新协调机构的国家以及作为技术转移的中介机构的交互过程中形成闭合的产学研

融合创新的反馈机制[15] 。 21 世纪以来,世界高等教育进入排行榜时代,对“一流”和“卓越”的追求成

为许多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主旋律,各国相继出台各具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创建计划,如法国的卓越

大学计划、芬兰的卓越研究中心计划、日本的顶级全球性大学计划等,都试图通过优先支持一批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来提升本国高校的科研创新水平和全球竞争力[16] 。
   

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面,中国既是首创者和先行者,又是追赶者和进步最快者。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一系列关于重点大学建设的项目,给予部分重点高校政策和资源上的优先

支持。 1995 年,原“211 工程”开始实施。 1998 年 5 月,原“985 工程”正式启动。 2017 年,“双一流”
建设正式启动。 从资源投入力度上看,2016—2020 年我国 33 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经费投入

总计 17
 

288. 44 亿元。 根据 2023 年高校公布的年度预算,有 20 所大学的预算超过 100 亿元人民

币[17] ,充足的经费投入有效提升了我国高校的科研创新水平和全球竞争力。 从世界一流大学的数

量、排名位次和综合实力看,2015 年我国仅有 13 所大学进入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 300 强,而经

过首轮“双一流”建设,2021 年我国位列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 300 强的高校已增至 30 所,入选数

量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从创新效能看,“双一流”建设政策实施后,入选高校的学科建设成效显

著,Web
 

of
 

Science 热点文献数和 ESI 高被引文献数分别增加 10. 7% 、68. 5% ,有效提升了我国高校在

国际学界的显示度和影响力。 在科研获奖方面,2016—2020 年我国 42 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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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国家三大奖的数量为 424 项,占全国所有获奖高校的 61% [18] ,充分表明世界一流大学在我国高等

教育体系中的引领性地位及其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支撑作用。
   

在高等教育系统内,学科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和科学研究的核心载体,是现代大学的立学之

本、教学之要和科研之基[19] 。 以研究型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机构,往往依托实力雄厚的学科集群、
战略导向的科研经费投入以及高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为国家和区域核心产业发展输送专业技能扎

实与科研能力较强的拔尖创新人才,同时通过前沿的科学研究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为地方产业转型升

级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发展后劲。 例如,纽约-波士顿高等教育集群与生物技术产业的关联、
硅谷高等教育集群与信息技术产业间的互动、东京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对能源环境产业的带动等,均是

高水平大学和学科集群紧密衔接区域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典范。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重

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过程中,当地高校结合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需求主动构建与调整学科集群

和科研创新集群。 例如,中山大学与自然资源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合作共建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

院,旨在支撑广东建设“海洋大省”,为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培养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推动国家海洋

事业的科学发展和持续发展。 在地方层面,中山大学根据珠三角各地级市产业发展的需求,以 1 个应

用学科优势资源对接 1 个地级市的方式,积极服务地方产业发展。 具体而言,中山大学与深圳市的合

作主要围绕电子信息领域展开,通过整合学校在电子信息领域的优势学科平台对接深圳的产业需求;
与珠海市的合作主要围绕海洋领域,重点在海洋生物、海洋地质和海洋资源利用等方面发挥作用。 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一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引导下,成渝地区的高校也主动利用学科优势

服务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例如,电子科技大学依托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优势,逐步构建起“芯片—软

件—整机—系统—信息服务”的电子信息产业生态链,并与成都市共同实施“一校一带”行动计划,携
手打造中国“西部硅谷”,助力四川省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类以高校优势学科集群为基础开

展的产学研合作往往伴随着高创新价值,能够有效催生产业新需求,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二)科研创新平台和产学研创新体系初具规模
   

作为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等是

有组织科研的重要阵地和打造创新高地的关键支撑。 它们拥有先进的科研设备,聚集了大批优秀科

技人才,通过对学科发展前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科技领域和方向开展创新性、突破性研究,有效

提升了高等教育衔接区域产业和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能力。 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已建成 522 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中致力于基础研究的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有 263 个,占 50. 38% [20] 。 从区域分

布看,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布局与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区域分布基本一致。 例如,北
京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数量在全国遥遥领先,依托他们建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也在全国位列榜首。
清华大学作为我国顶尖的一流大学,共有 13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涵盖了化学、物理、生命科学、电子通

信等领域。 可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成为孕育重大原始创新、推动学科发展和解决国家重大需

求的战略科技力量。
   

高等教育赋能科技创新发展需要发挥大学引领、市场驱动、政府支持等各方的合力。 只有将大学

融入科技创新产业全链条和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放大其区域知识网络关键节点效应和区域创新催化

效应,使大学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知识中枢,才能构建起更具内生性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21] 。
在美国硅谷,以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系统为代表的高水平大学为硅谷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和管

理人才,而硅谷高科技企业则为大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科研资金支持,大学和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有

效提升了区域的创新效能。 近年来,我国许多高校通过与企业共建研发机构、产学研创新平台和创新

联盟等方式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增强了社会服务能力,加快融入区域创新体系。 在经济极具活力、产
业集群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所在高校均十分注重服务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需求。 例如,中国科学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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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安徽省及合肥市四方合作共建的先进技术研究院,已经累计孵化培育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 79 家、高成长企业 50 家[22] ,逐步形成“大学—区域”共生的良性生态。 上海交通大学通过

组建上海智能制造研究院以服务上海高端装备产业和智能制造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创新源头支撑。 浙江大学充分利用自身科技创新优势,在与杭州市的科技合作中实现了 4
个方面的 80% ,即在杭州市重大科技创新计划项目方面,由浙江大学承担或参与的占 80% ;在杭州高

新技术开发区 IT 龙头骨干企业方面,由浙江大学教师参与合作或创业的占 80% ;在杭州市农业龙头

企业方面,与浙江大学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的占 80% ;在杭州市农业科技项目方面,由浙江大学教师承

担或参与的占 80% 。 如今,在中国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4 种典型模式中,政产学研四轮驱动

的“浙大模式”是唯一以高校名称命名的。 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吸引集聚更多科技人才,作为川渝

中心城市的成都近年来也积极推进政校企深度融合,重点支持环四川大学创新创业“三带四区一

城”、环电子科技大学“一校一带”、环西南交通大学大智慧城和环西南财经大学金融智谷发展。 所

以,各高校应充分结合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需求,主动构建与调整学科集群和科研创新集群,并与区

域内外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开展广泛合作,主动与外部环境进行有序的信息和资源交换,从而不断提升

机构创新水平和区域的整体创新效能。
   

(三)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水平和人才集聚能力显著提高
   

大学作为教育、科技、文化的传播地,是重要的人才“蓄水池”和对外开放“排头兵”。 世界重要人

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崛起无一不依赖大量顶尖研究型大学的人才集聚功能。 旧金山、纽约和波士顿

等全球著名科创中心均拥有密集的高等教育集群和大量顶尖科技人才(如诺贝尔奖、图灵奖和菲尔

茨奖获得者),而在这些顶尖科技人才中,超过一半的人都拥有移民身份。 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城市、
区域乃至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聚集优秀人才的能力,与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作为

高等教育枢纽形成的核心要素,国际化的高校教师队伍是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的关键。 例如,在英

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外籍人员占比分别为 29%和 32% [23] 。 当前,对外开放已经成为我国吸引优秀

人才、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战略。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我国

高校能从全球范围内集聚资源、取长补短,建立起国内国外紧密合作的“双区环流模式”
 [24] 。

   

人才中心是教育中心的表现形态之一。 具有吸引力的高等教育系统能够促使学生、研究人员等

以教育、培训、就业、知识应用和创新为目的进行流动。 在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聚集的区域,高层次

人才的集中度也相对较高,如安徽省的引进人才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离子

体物理研究所,甘肃省则集中在兰州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25] 。 在各类海内外高层次人

才中,外籍教师是我国海外引才战略的重要目标人群,也是助力我国高等教育推进在地国际化的重要

力量[26] 。 截至 2020 年,我国高校外籍教师人数较十年前增长了近两倍,已达到 17
 

686 人[27] ,越来越

多外籍教师以专任教师的身份受聘于“双一流”建设高校。 例如,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均凭借其

所处城市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地理优势及其实力雄厚的学科平台和紧密的国际合作网络优势,吸引了

数量较多的外籍人才,这为北京和上海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衡量一个区域或国家对外开放水平和汲取全球人才资源潜能的重要指标,来华留学生也是

重要的海外人才资源,对我国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至关重要。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留学

目的国。 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高校共吸引了来自 196 个国家和地区的 492
 

185 名各类

外国留学人员在校学习[28] 。 即便在新冠疫情的压力下,北京和上海的高校仍然保持较强的国际留学

生吸引力,这不仅有助于引进国际高素质人才,还有利于展现国家和区域的文化形象。 此外,我国出

国留学人员和留学回国人员也持续增加。 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数量已达 800 万左

右,学成归国的留学人员数量已达 550 万。 海归人才回流所带来的人才红利,成为我国建设世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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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中心的巨大优势之一。

四、中国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制约因素与实施路径

(一)中国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制约因素
   

当前,以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为支撑,我国科研创新水平和人才集聚能力都得到了

显著提高,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了坚实基础。 然而,与美国旧金山湾区、纽约湾

区、伦敦湾区、东京湾区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相比,我国在推进世界重

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这一战略目标过程中仍存在很多制约因素。
1. 有组织科研体系有待优化
   

高校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攻关的生力军。 有组织科研是高校实现科技创新建制化、
系统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主要路径。 在人类知识总量急剧增加、专业分科

进一步细化、科研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不断提升的大科学时代,充分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策源功能、
提高科研的组织化程度、深化原创性和引领性科技攻关显得尤为迫切。 当前,我国有组织科研仍存在

资源整合和利益分配机制有待健全、科研评价体系不利于激发参与者的积极性、高校传统的单一学科

组织结构抑制大规模跨学科的协同创新等问题。 尤其是作为龙头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大多仍停留

在以追求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数量取胜的发展阶段,对于具有高水平、高集中度、多学科团队集体攻

关特征,以及学科突破价值的重大科研项目的关切度还有待提高。
2. 各创新主体协同创新程度亟待提高
   

世界各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主体均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需要政企产学研多方主体形成良性互

动机制。 然而,从实践状态看,我国产学研合作仍存在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资源共享和人才流动机

制不健全、产学研联合体建设缓慢等问题,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在科研设备设施、人员共

享、人才培养以及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的协同机制尚待完善。 各创新主体的利益联结仍然相对松散,
各方的异质性知识资源尚未得到充分整合,创新活力未得到充分激发。 未来还需积极探索建立产学

研深度融合新模式,进一步凸显高校在聚集和培养创新型人才、开展基础研究、建设科研平台和积累

技术成果方面的创新优势,促进教育链、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3. 高层次人才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近年来,随着国家创新投入强度的不断增大,我国已经逐步形成由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

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构成的科技人才梯队。 据统计,2022 年我

国研发人才总量已超过 600 万人,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29] 。 入选世界高被引科学家从 2014 年的

111 人次增长到 2022 年的 1
 

169 人次,已位列全球第二,其中 75. 4% 来自大学[30] 。 在世界级人才方

面,我国诺贝尔奖、欧洲物理学会菲涅尔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爱明诺夫奖、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等获得者

不断涌现,而正是这批顶尖人才产出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中微子振荡、天河 2 号世界超级计算机、中
国天眼等世界级重大科研成果,促使我国科技创新水平和产业水平快速跻身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与
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创新型科技人才的结构性矛盾还较为突出,尤其缺乏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

技领军人才。 例如,在衡量一国科技水平和人才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方面,我国

的表现仍不尽如人意。 截至目前,真正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中国科学家仅有屠呦呦一人。 在被

视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方面,2020 年和 2021 年,我国均无一人入选。 顶尖人

才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人才评价、流动、激励、管理以及服务保障制度不完善有关,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人才链与创新链的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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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实施路径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与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汇聚

高深学问与先进思想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源。 2010 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

《评价欧洲大学科研》(assessing
 

europe’ s
 

university-based
 

research)指出,大学在教学、科研和创新方面具有

联结作用,大学科研成果是影响社会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与核心驱动力[31] 。 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三

位一体系统的核心连接点,高校可以通过加强有组织科研和推进政产学研协同,以更好地服务国家科

技发展战略需求,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1. 加强有组织科研和有组织人才培养,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举国体制的有组织科研源于二战期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雷达实验室,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由美

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领导、吸引了数十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的曼哈顿工程[32] 。 以此为标

志,现代科技发展迈入全社会参与协同创新的大科学时代。 随着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许多

国家都加大了有组织科研的力度,在政府支持下,由大学牵头,联合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联合攻关,如
阿波罗登月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引力波探测等,以及我国的“两弹一星”工程、空间站技术、北斗卫

星通信系统的研发,这些中外重大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均是大科学时代跨界乃至跨国科学家协同

创新开展的有组织科研合作的结果。 当前,大国竞争形势愈发严峻,有必要优化有组织科研的治理体

系和组织形式,推动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首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动将国家战略目标和社会经济

发展需求纳入自身发展规划并进行战略转型,旨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具体而言,必须以现实

问题和市场需求为牵引,以重大任务为驱动,完善“企业出题、政府立题、高校破题”的科研攻关模式,
创新首席科学家制等科研组织形式,拓展与国际研发机构、实验室、创新团队等主体的合作模式,以多

主体协同的有组织科研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从而推动科研评价体制改革、资源配置方式创新和科

研组织模式变革。 此外,在加强有组织科研的同时,还应加强高校有组织人才培养,最大限度释放科

研后备人才的发展潜力,为有组织科研提供人才基础。 实践中,可以在现有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

试验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等政策的基础上,瞄准国家急需的“高精尖缺”领域,依托世界一

流大学探索新的有组织人才培养计划。 从能力重塑与流程再造的视角探索并优化书院制、导师制、学
分制、项目制等新机制,通过实施小班化、个性化、智能化、国际化、本—硕—博贯通化等新模式,畅通

学生发展路径,将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相结合。
2. 推进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和合作育人,促进创新要素聚集
   

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知识中枢,大学在区域知识网络和创新生态系统中发挥关键节点效应

和创新催化效应,是构建更具内生性和可持续性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的关键[26] 。 建设世界重要人才

中心和创新高地需要政企产学研多方协同,以大学为交汇点,进一步激发大学作为创新主体的动力,
将大学融入科技创新产业链条和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促进跨组织边界的知识流动和价值共创共

享[33] 。 大学的管理机构作为调节性节点,需超越传统的管理思维,发挥好协调、服务和监督作用,激
励和引导教师以学术融入等方式积极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充分发挥基层院系、研究机构和科研团队

在知识共享和交流融合过程中的示范、引领和社会资本聚集作用。 借助对大学智力资源的开发吸引

系统内外各创新主体的积极参与,形成相互适应、积极促进的合作伙伴关系,尤其要鼓励高校、企业、
科研机构共同建设高水平科创平台,破除影响大学与企业合作的瓶颈因素。 另外,以行业企业需求为

导向探索校企协同育人新模式,在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培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型

人才,促使人才培养能更好地与市场需求相适应,实现招生、培养、就业之间的良性互动。 以科学研究

和人才培养为落脚点,促使政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优势互补,逐步形成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有机

衔接的创新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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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化教育对外开放,汇聚顶尖科技人才
   

人才是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不仅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
而且能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34] 。 因此,以内外互动的方式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通过加

强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推动海外留学生回流、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等方式持续优化我国人才队伍

结构;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招揽高水平人才以助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人才要素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贡献水平。 在各类人才中,引领科技创新发展的一流科学家尤其重要,其集聚程度是世界重要

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重要指标之一。 17 世纪,作为世界科学中心的英国,集聚了全球 36% 的杰出

科学家;20 世纪,作为世界科学中心的美国,集聚了全球近 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3] 。 高水平人才聚

集所产生的知识溢出和创新效应是科技创新策源力的主要支撑,对世界科技革命与产业转型升级起

到决定性作用。 从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变迁过程中可以发现,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强

国崛起首先得益于顶尖科技人才的聚集,这些杰出科学家的涌现激发了其所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巨大

创造力,不仅能为所在区域和国家发展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还能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尤其是高端

人才汇聚和高水平的科研平台反过来又能进一步吸引全球范围内各行各业顶尖人才的汇聚[35] 。 鉴

于此,应以高等教育为主阵地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教育—人才”的国内国外双循环机制,
逐步构建以顶尖科技人才为首、以拔尖创新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为主的多类别、多层次、互补性、阶梯型

的人才队伍。 与此同时,在教育、产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领域持续开展理念变革和制度创新,消
除制约人才活力充分激发的体制性障碍,创建具有全球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引才聚才政策环境。

五、结　 　 语
   

国际经验表明,教育中心的更替与人才中心、科技中心、经济中心的更替相伴共生。 许多发达国

家均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延揽顶尖人才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战略支点,通过优

先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集聚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人才,从而产生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颠覆性

创新成果,最终建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伴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以及高等教育普及

化的发展,高等教育在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过程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我们须坚定贯彻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部署,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
新是第一动力,树立并践行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联动的大教育观,促使教育、科技、人才各

系统之间形成正反馈机制,打造“教育—科技”“教育—人才”“人才—科技”良性互动的价值链,助推

中国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超越、由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通过推动教育、
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有机生态复杂系统的协同发展,加快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

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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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wadays,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s
 

on
 

the
 

rise,
 

and
 

the
 

competition
 

in
 

technology
 

among
 

major
 

powers
 

is
 

unprecedentedly
 

fierce.
 

In
 

the
 

context,
 

taking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
tion,

 

technology,
 

and
 

talent
 

as
 

an
 

opportunity
 

to
 

create
 

a
 

high-quality
 

innovation
 

ecosystem
 

has
 

become
 

a
 

fundamental
 

strategy
 

for
 

China
 

to
 

respond
 

to
 

external
 

challenges,
 

enhance
 

internal
 

development
 

momentum,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s
 

theory,
 

as
 

important
 

subsystems
 

of
 

the
 

social
 

system,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alent
  

have
 

evolved
 

into
 

a
 

“ trinity”
 

organic
 

ecological
 

complex
 

system
 

that
 

connects
 

and
 

supports
 

each
 

other
 

through
 

collaborative
 

in-
teraction.

 

Among
 

them,
 

higher
 

education
 

serves
 

as
 

the
 

core
 

connection
 

point
 

of
 

the
 

“ trinity”
 

system,
 

supporting
 

and
 

leading
 

the
 

collaborative
 

behavior
 

between
 

technology
 

and
 

talent
 

subsystems.
 

Based
 

on
 

the
 

“big
 

education
 

concept”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alent,
 

a
 

systematical
 

analysis
 

was
 

made
 

on
 

the
 

foundation
 

and
 

conditions
 

for
 

China
 

to
 

build
 

a
 

world
 

important
 

talent
 

center
 

and
 

innovation
 

highla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teady
 

progr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nd
 

disciplines,
 

the
 

initial
 

scal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platforms
 

and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innovation
 

systems,
 

and
 

the
 

significant
 

enhanc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s
 

openness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talent
 

gathering
 

capacity,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 s
 

leve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alent
 

have
 

been
 

rapidly
 

improved.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world’ s
 

important
 

talent
 

centers
 

and
 

innovation
 

highlands,
 

China
 

still
 

has
 

many
 

shortcomings,
 

especially
 

reflected
 

in
 

the
 

urgent
 

need
 

to
 

strengthen
 

the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the
 

need
 

to
 

improve
 

the
 

degree
 

of
 

collaboration
 

among
 

various
 

innova-
tion

 

entities,
 

and
 

the
 

prominent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high-level
 

talent.
 

In
 

view
 

of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alent
 

cultivation
 

in
 

universities
 

to
 

enhanc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continuously
 

promo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education
 

among
 

government,
 

industry,
 

academia,
 

and
 

research,
 

and
 

promote
 

the
 

gathering
 

of
 

innovative
 

element;
 

deepen
 

the
 

opening-up
 

of
 

education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gather
 

top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By
 

strengthen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alent,
 

it
 

will
 

greatly
 

promote
 

China
 

to
 

become
 

a
 

globally
 

influential
 

talent
 

center
 

and
 

innovation
 

highland.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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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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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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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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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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